
河 湾
窄渡口 ，没几户人家知道 ，笨重的原木铺

的 ，像个断桥 ，有似是而非的栏杆 ，那栏杆是
怕有谁掉进水里吗 ？我想不是 ，拦也拦不住什
么 ，再说住在水边的人谁会怕掉进水里呢 ，只
是为好看而已 。

偶尔会有人在这里钓鱼 ， 一钓就是大半
天的光阴 ，那些被勾上的鱼 ，在钩子上一边挣
扎一边叫救命 ， 有时候钓鱼人嫌鱼太小又扔
回去了 ，有时候被拎回去了 ，或炸或煎或是给
小孩子玩 。

偶尔有人在这里淘洗 ， 哗哗地打破了河
湾的宁静 ，有时候是妇人 ，有时候是男人 ，不
管有多脏 ， 河水通通都接受了 ， 那些淘洗的
人 ，有的是安静的 ，有些是焦躁的 ，他们来了
又去 ，没有人想过要感激河水 。

黑夜降临后 ，这里几乎没有人来 ，极偶尔
有失意的人走进了河湾 ， 他们也只是叹息一
阵 ，为他们自己 ，然后走掉了 ，走了也好 ，这时
候这里不需要任何人来 ，谁来都是一种打扰 。

这里深夜的秘密 ，水鸟知道 ，它们也不是
一个很大的群体 ， 好像是很努力才抗争生存

下来那么几只 ，用它们的腿 ，拔开星光月光 ，
不为诗意 ，只为生存 。

这里深夜的秘密 ，小鱼也知道 ，有时候它
们一跃而起 ，在水面上留下一圈圆圆的波纹 ，
留下一串清脆的水声 ， 谁知道它们要表达什
么样的情绪呢 ，我想只有生物学家知道 ，河边
的住民知道 ， 一些诗人艺术家也许知道 ，当
然 ，河湾最知道 。

这里深夜的秘密 ，风也知道 ，风吹过芦苇
丛 ，那些的声音 ，是河湾的笑声 ，像
是有些痒 ，风吹过粗大的香樟树 ，它们多半很
沉默 ，柳枝依然飘来荡去 ，你不能说它轻浮 ，
那是你用你的观点来定义了它 ， 它属于它自
己 ，属于河湾的一部分 ，单单不属于你 ，当然

就算你定义了 ，它也不在乎 ，它根本不知道你
是谁 ， 也没兴趣知道 ， 它只是风来了就动一
动 。

这里深夜的秘密 ，月光也知道 ，月光是有
声音的 ，你信不信 ？ 月光是类似玻璃风铃撞击
后细碎的声音 ，细得没有几个人能听得见 ，碎
得细细的散得到处都是 ， 浅浅铺呈 ， 流光滟
滟 ， 又像是天上的星星都跃进了河里 ， 是沐
浴 ，还是嬉戏 ？不得而知 ，只见水天相接 ，珠光
粼粼 。

偶尔有鸟叫一声 ，带着半梦半醒的睡意 ，
它们也知道河湾深夜的秘密 ，只是刚开了口 ，
就懒得往下说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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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治盗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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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 转
侯占杰

我 要 说

无论是公交车上的扒手， 还是入室的窃贼，
抑或是马路边的小偷，都让人们深恶痛绝。 对于
古代的盗窃分子，当时的官府是怎样惩治他们的
呢？ 我们翻翻历朝历代的法律就知道了。

春秋战国时期的《法经》，就是以“以为王者
之政，莫急于盗贼”的原则制定的，因此当时的法
律规定，不但“盗符者诛”、“盗玺者诛”，就是偷
牛偷羊者也必死无疑。《吕氏春秋》中就记载，楚
国直躬之父偷人家的羊，原准备判死刑，后来由
于是直躬亲自指证，并愿意代父受刑，才感动了
楚王，赦免了直躬父亲的死罪。

据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律》及法律答问记
载，偷窃别人的桑叶，价值达到一文钱，就要被砍
去左脚脚趾，并且髡为城旦，也就是剃光头发，白
天筑长城，夜里守城。 超过一文钱，就要受刖、膑

等肉刑，盗牛盗马处死刑。
汉代盗桑叶不满一文钱的，赀徭三旬，也就

是罚三十天的劳作， 这比秦代斩脚趾轻了许多。
但盗窃皇帝陵寝和祀庙器物依然处以死刑，盗掘
皇帝陵墓还要族诛。

晋代规定，“贼燔人庐舍积聚，盗缣五匹以上
者，弃市”。 对不至死罪的盗窃犯，用截手之刑，
使之以后不能再盗，这种人从此就失去了劳动能
力，由其父母妻子恤养。隋文帝时，大批边防粮食
被盗，朝廷颁布了一条法令：“盗边粮一升以上者
死，家口没官。 ”又因为京城大白天也发生盗窃，
于是又颁布重刑：“盗一钱以上者弃市， 家产籍
没。 ”

唐代虽然刑罚轻了许多，但对于盗窃犯罪处
罚后，不思悔改，继续盗窃，连同初犯达到三次，

窃物较少者要流放两千里； 如果再偷， 就处以
绞刑。 宋代窃盗，赃满一贯徒一年；三贯，二年；
五贯，配役三年；七贯 ，决杖 ，黥面 ，关入牢城服
苦役；赃满十贯及以上，奏请皇帝裁定是否处
死刑。

明代法律规定，盗窃“不得财，笞五十，免刺。
得财者，一贯以下杖六十；五十贯，杖六十，徒一
年；一百二十贯，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只要得
财，一律刺字，在罪犯身上留下终生不能除去的
犯罪标志。清代的法典《大清律》对初犯的窃盗进
行处罚的同时，也要在右小臂上刺上一寸见方的

“窃盗”二字，再犯再刺左小臂，并以刺字作为再
犯、三犯的依据。对“自行起除刺字者，杖六十，补
刺”， 后来又补充规定， 自行起除刺字者，“枷号
（戴枷示众）三个月，杖一百，补刺”。

刘绍义

从事安全生产执法检查工作至今已经八个年头
了，经历的事儿不少，也有那么一些细节在不经意
间带给了我深深的思考。

有一次， 局里组成督查组对某区安全生产大检
查落实情况进行督查， 我被编在抽查企业的一组。
听完区政府的汇报以后， 我们来到一家综合商场，
营业面积万余平米， 在当地很知名。 企业估计是得
到了提前通知， 从总经理到电工十几号人， 只要和
安全沾边的都在迎候着我们的检查。

按照常规的检查项目，我们查看了卖场的通道、
安全出口、疏散指示标志、消防设施、用电设备等，
并检查了配电室和消防中控室等重点部位，对值班
人员和卖场人员进行了有关安全职责和知识的询
问。 一切都很好，不敢说无可挑剔，至少从表面上检
查不到什么“硬伤”。

随后，我们来到商场的会议室，一是我们要查阅
一下相关档案资料 ;二是要将检查情况做一下反馈。
会议室在卖场的顶层，整个楼层都是办公区 ，商场
的行政管理人员都在这里办公。 进入会议室，双方
坐定以后，我们工作人员就开始查阅资料 ，领导和
商场负责人简单地交流了几句 ， 话里话外不乏褒
奖，区里陪同人员也借势发挥，介绍这家商场如何
重视安全， 在安全生产工作上从未出现过纰漏等。
商场负责人当然更是喜笑颜开，整个会议室充满着
轻松和谐的氛围。

查阅资料的间隙， 我接到了一个电话。 出于礼
貌，我走出会议室去接听，为了不影响办公人员，我
又移步到了走廊的拐角处。 刚转过去就看到一个隐
蔽的出口，门上还挂着醒目的“安全出口”标识，当然
还有门把手上一把大锁。透过门上玻璃，可以看到门
后被如山的货物封的严严实实。 如果非说这是一扇
疏散门，不如说是一面挂着“安全出口”的墙。通完电
话，我又自己顺着走廊把办公区巡视了一圈，楼层仅
有两个疏散标志，还是指向相互矛盾的，墙上的电闸
箱都破损了，也没及时修理，带电的电源线就裸露在
外面……

回到会议室，我向领导作了汇报 ，然后在会场
上把刚才看到的问题一一指了出来。 会议室轻松
的氛围荡然无存，商场负责人脸上的笑容没有了，
埋头在本子上做着记录 。 区里陪检人员在查看了
安全出口以后，迅速填写了执法文书 。 根据《安全
生产法》的相关规定，我们责令商场立刻对那个封
堵着的安全出口进行整改，并对其进行了批评 ，告
知如果再次发现类似情况将对其进行二万元以下
罚款。

一个电话的工夫，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被逆转。
有时候， 我们在执法中会不自觉的形成一种惯

性思维，关注前场而忽略后场，重视常规场所而轻
视特殊场所。 以商场为例，隐患不只存在于卖场，办
公场所也是其生产经营活动的组成部分，一样会存
在隐患。 全员、全过程实现安全生产，不是空话，而
是真正落实到执法检查、企业日常管理中。

官场百态

薛玉平有些疲惫，他抽了口烟，然后语重心
长地对李秘书说：“林市长这次估计是跑不了
了，他那边你替我多盯着点 ，有什么风吹草动，
马上跟我报告。 ” 李秘书出了门，薛书记径直走
到窗边，朝西北方向凝视良久 ，他心想：林正啊
林正，想不到你会栽在一个小小的煤矿上面……

西北方向就是大河煤矿，林市长跟煤矿刘老
板的事，搞得整个地区人人皆知，出事是早晚的
事。这次纪委来查，薛玉平花了血本，通过多方打
听，才获知两个消息：其一，被查者是市里的主要
领导；其二，被查者姓名共俩字。 不用想，都知道
这个倒霉鬼是谁了。

薛玉平又抽出一根烟点上，他深深地吸了一
口，满意地笑了笑。

其实薛玉平和林正的矛盾虽尖锐，但一直未
公开，真正知情者也不过那么三四人。 表面平静
和睦，背后暗箭冷枪，这在官场上也是平常现象。
三年前的那场洪水，是薛林二人交恶的肇始。 河
坝加固工程到底给谁做， 他们一直争执不下，以
致延误了时机，暴洪决堤，百姓遭了殃。

事后，薛书记和林市长都被省里记了过。 薛
找林谈话：“林正同志，这次决堤，你是要负主要
责任的，我早就跟你说过，大川公司值得信赖，他
们早早地将大坝加固了， 还会出现这个恶果吗？
你看看那些老百姓，无家可归，颗粒无收……”

“打住，玉平同志，你说得这什么话，主要责
任怎么在我，实事求是，你也脱不了干系。众所周
知，那个大川公司劣迹斑斑，幕后老板跟你什么
关系，不用我挑明吧？ 给他们做？ 呵呵，加固也难
保不决堤呀……”林正打断了薛玉平的话，说了
这些莫名其妙的事情。

“你说的这些， 证据呢？ 再说你那个大原公
司，法定代表人是位年轻女子吧，听说才二十二
岁，啧啧，这么年轻就当上老板了，不简单啊，据
说有人在餐厅见过她跟我们市里一位领导共享
烛光晚餐……”薛玉平急了，竟然讲了这些捕风
捉影的事。

凡事都如电视剧， 有个结局，“人生如戏”大
概就是这个意思。

这天，林市长正在主持召开“清廉为官，务实

做人”主题教育活动总结大会，市里各个局的领
导都出席了，几个县区也派人参加了，会议室内
座无虚席，大家都来分享这次活动的成果。

然而纪委的人突然进来了，总结大会被迫中
止。奇怪的是，在纪委工作人员亮明身份后，一些
人竟然蓦地掉下豆大的汗珠，有的腿抖，有的手
颤，有的眼睛对着桌面，眨个不停，像只老鼠。 最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崔副县长，他不知啥时蹦到了
窗台边。 只见他一跃而下，大家着实吓了一跳。

幸亏这是二楼，死不了。 李秘书叹了口气，拨
了急救电话。

“林正同志，请跟我们走一趟吧！ ”一个国字
脸、戴眼镜的工作人员说道。

“同志，你们抓错人了吧，被抓的应该是薛玉
平啊，他的名字才是三个字的呀，他在四零八会
议室开‘全面反腐动员会’， 要不我带你们过去
……”林市长竟然一口气说了这么长一句话。

“这就不用你操心了，这是我们另一队同事
的工作。 ”这名工作人员冷冷地说道。

林市长突然望向李秘书，若有所悟……

如戏人生
吴辰

在我行走山东的时候，因为煤炭形势不好 ,在不
景气的煤矿看到的都是煤炭人忧郁的脸。 天轮下的
矿工兄弟在问何时回到煤炭的盛期， 这时， 我在路
上和矿区看到了众多的石榴树。

石榴树是煤矿企业办公区内一种常见的树，当
初是为了观赏， 也或是为了那充满激情的红色，在
门口、矿区、宿舍区及运煤的铁路边，到处都能见到
石榴树。 五月红红的石榴花和秋天红红的石榴，留
下了美好的回忆。

国内原是没有石榴的， 这要感谢张骞的那次出
使西域。 公元二世纪， 汉朝的张骞出使西域到了今
天的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和塔什干， 也就是当时
的安国和石国， 在那里一种树和树上结的果实让张
骞眼前一亮。 红红的石榴给张骞留下深刻印象，他
想着在祖国的土地上有这样的果树多好， 于是在他
不远万里将其带回内地， 经过种植在九州大地长出
了石榴。

汉朝张骞出使西域将其带回，大概是看中了石
榴“千房同膜 、千子如一”，石榴因其籽多，寓意多
子多福，能给中国带来吉祥和幸福。 他更没想到国
人对石榴的喜爱的程度到了极点 ， 不仅皇家贵族
喜欢 ， 植入他们的园林公园 ， 也走入了普通的农
家。

石榴红了，矿山的秋天要到了。中秋的石榴如成
熟的少女，脸色浓红，它熟到一定时候就自己裂开，
展示自己的甜美。 矿山的石榴树见证了矿山发展，
见证了矿山年轻人青春与爱情。 石榴红了， 一些资
源枯竭的矿井不得不关起了大门 , 矿区内美丽的石
榴花和有着粒粒红籽的石榴果将成为矿山乡愁和无
尽的留恋。 他们背井离乡去南方开拓新井 ,有的则转
型发展新的产业， 而石榴树是带不走的， 成为乡愁
和文化植入心底。

在一家矿山的企业文化大厅，我被悬挂的一幅
叫《长大我也当矿工》摄影作品吸引了，一个小男
孩头戴矿工帽天真而又认真 。 这不正是矿山的未
来和希望吗 ？ 在困境中的这幅摄影作品让我为之
一振。 再看作者，署名是石榴。 我好奇地问大厅负
责人，她说作者不是笔名 ，就是姓石名榴 。 她陪我
们参观 ， 在井口一名挎相机的女孩在紧张的拍摄
照片。 负责人说，“那就是石榴，爱好摄影，拍摄了
好多照片。 ”

叫石榴的姑娘在井口构思和拍摄她的作品，她
一侧的花圃和马路边是中秋即将成熟的红石榴 。
她是那样的专注 ， 她的脸上没有市场冲击带来的
忧郁，而是一种健康的红色 ，明亮的眸子里清澈如
水。

文／田一洁
图／李海波 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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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湾的芦苇

渡口

村里的妇人淘洗衣服

垂钓的人

石榴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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